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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市委大院干部宿舍最
后面的新楼。之前新楼后面是一片
荆棘丛生的荒地，一些干部在开荒种
菜，后来这里就规划成了绿地。我们
就同园林工人一起栽树种花，施肥浇
水。如今我家后园已是一片茂密的
树林和花园，左边是银杏和白玉兰，
右边是翠竹和广玉兰，正前面是红豆
杉和香樟树，樟树的前面是大池塘，
池里种莲，一到晚上塘里蛙声一片。
我家的后阳台外面是一块菜地，这是
我刚从部队回到邵阳时开垦出来的，
四季种上蔬菜，能够自给自足。

2000年我退休了，正感到无所
事事时，喜从天降，当年9月5日我的
小孙女秋秋出生了。为了纪念小孙
女的诞生，我从市园林处苗圃选了一
棵根正苗旺一米六高的桂花树，栽在
菜地的中央。为了退有所为、退有所
乐，我天天逗着小孙女玩，以后天天
送她上幼儿园上小学，一起背古诗和
猜谜语，陪她学跳舞练钢琴，伴她学
书法练画画。同时我和小孙女经常
给桂花树培土施肥，修枝浇水。如今
桂花树已长到三层楼高了，枝繁叶
茂。秋秋也长到一米六九高，在中国
人民大学读大二了。

我家的后园不仅林荫吐翠，而
且花开四季。有叶片四季常青，花
朵宛如牡丹的茶花；有风姿典雅、幽

香情远的兰花；有花容秀美、色彩鲜
艳、花香悠远的月季；有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花；有意趣多
彩、芳香四溢、高洁正直的菊花；有
高贵清雅、与世无争、十里飘香的桂
花。2015年10月，小孙女秋秋从长
沙南雅中学回邵阳，看到她的桂花
树“正是飘香时”，即兴写了一首《中
秋咏桂》，诗曰：“缕缕秋风繁玉树，
团团素手捻金砂。莫待霜寒云鬓
坠，一枝香影寄人家。”

家有梧桐树，引得金凤来。我
家后园不仅是花园，而且已成了“小
鸟天堂”。秋秋的桂花树是“天堂”
的“正堂”，因为它处在正中，枝叶特
别繁茂，冬能避风挡雪，夏能躲雨遮
阳，是小鸟们做窝下蛋、繁衍后代、
嬉戏歌唱的理想场所。加上我和老
伴经常在窗台上放些大米饭粒，更
加引来了各种鸟儿。有声音高亢嘹
亮的八哥，有深沉雄浑的斑鸠，有叽
叽呱呱的山麻雀，有天才歌唱家画
眉，有爱唱“真奇怪”的竹鸡等鸟
儿。每天我还没起床，它们便敞开
嗓门纵情歌唱，各展歌喉绝技，声声
悦耳动听，真是好一个“小鸟天堂”。

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一对画眉。
它们的胆子越来越大，每天都来到
我家的窗台上啄食，在我家的防盗
窗上跳来跳去。特别是中午我躺在

床上，它们以为屋里没有人，便在防
盗窗上唱起歌来了，还想飞进我的
卧室，但被玻璃挡回去了。我仔细
观察这画眉鸟，身体修长，略呈两头
尖、中间大的梭子形，上体羽毛呈橄
榄色，下腹羽毛呈棕褐色，头、胸、颈
的羽毛和尾羽颜色较深，眼圈白色，
眼边各有一条白眉，匀称地由前向
后延伸，蛾眉状，十分好看。它们的
歌声悠扬婉转，非常动听，真是天才
的歌唱家。它们就是我家后园“小
鸟天堂”里的老大，我每天都看到它
们，十分有趣。

前几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到
城南公园看放鸟。一人笼子里关的
是画眉，叫声十分动听，我说这鸟同
我家后园的画眉长得一模一样。说
者无意，听者有心，那放鸟人立即问
我：“先生，你家住在哪里，请带我去
把画眉捉来。”我知道“祸从口出”
了，马上警惕起来。这些养鸟人捉
画眉有特别的技术，我后园的画眉
是不能让他们捉去的，我再也不多
嘴了。从那时起，我担心画眉被人
捉去，一天不看到就不放心。现在
过去几年了，画眉还天天在桂花树
上唱，在窗台上跳，不仅是一对，而
且有一群了。

（伍想德，原邵阳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

我家后园的“小鸟天堂”
伍想德

说来好笑，我第一次和老王打
交道，差点骂了他。多年前的一天晚
上，我路过县城的百货大楼时，看到
有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在卖书。书整
整齐齐摆在地上，有些封面老旧，有
些边角有磨损的痕迹。我是个书迷，
看到书脚就迈不开步子。我选了两
本书，问多少钱。老头坐在板凳上，
翘着二郎腿，摆了一下头。我以为他
没听见，又大声问了一声。他还是摆
了一下头。我顺着他摆头的方向一
看，地上放了一张纸板，上书：五块
一本，谢绝还价。原来如此！大凡卖
东西的，要么弄个电喇叭，不停地播
放录好的“广告语”，要么自己扯着
嗓子不停地吆喝。可这个卖书的老
头话都懒得说，实在太冷淡。“这样
的态度，做么子鬼生意！”当然，这句
话我并没有骂出口。

后来，我又去老头的书摊买了
几次书，看到买书的人还真不少，而
老头还是那德性，只摆头，不言语。
我感到奇怪，向人打听，终于得知缘
故。原来，老头姓王，是个哑巴，不过
耳朵不聋。他专门卖旧书，生意做得
还挺灵活：卖出去的书，只要没弄
坏，他以三块钱一本回收，然后又以
五块钱一本卖出去。

这天，我去老王的书摊，只见一
个穿着时髦的青年在他耳边说悄悄
话。老王听着听着，脸开始泛红，继
而变成了猪肝色，紧接着一个劲摇
头。青年似乎急了，也顾不得我在旁
边，大声说：“王哑巴，你怎么就这样
死心眼呢？卖我的书，利润比卖你摊
子上这些破烂高好几倍，你一个摆
地摊的，装么子正经……”老王听
了，头摇得更急，那模样，就像小孩

玩的拨浪鼓。青年无奈，悻悻地走
了。

我不由对老王肃然起敬：一个
身体残疾的老头，能不为眼前的利
益所动，确实难得。可接下来发生的
一件事，让我对老王又有了新的认
识。

那是一个盛夏的午后，我拿了
五本看完的书来到老王的书摊。我
对老王说：“这五本退给你，不要钱，
换三本没看过的。”老王拿起书来检
查，发现有本书中间有一页破了，他
向我伸出一根指头。我明白，他的意
思是书破了点，要我赔他一块钱。我
有点不高兴：破那么一点点用透明
胶带粘一下不就得了？买了你那么
多书，一块钱也这么较真！我说：“我
身上没有一块钱，下次给你吧。”老
王摇摇头。我火了，把口袋一个一个
翻给他看，还掏出钱包，把里面的百
元大钞在他眼前晃了一下。老王的
脸开始泛红，继而变成了猪肝色。我
把钱包往屁股后面的裤袋里一插，
蹲下身子，拿起三本书就走。可没想
到他追了上来，一边追还一边挥动
双手。这个哑巴，为了一块钱，至于
吗？看着路人诧异的目光，我臊得脸
上发烧，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

我等老王追上来，刚想发火，他
把一个钱包交给了我。原来，我刚刚
在他书摊掏出钱包“炫富”，收钱包
时，钱包没有完全插进裤袋，蹲下身
子那一刻掉到了地上。

这些年，县城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房子变了，街道变了。不知为什
么，每次经过原来的百货大楼（现在
变成了超市）时，我就会想起老王。

（申云贵，邵东市作协会员）

卖旧书的老王
申云贵

上世纪70年代，我出生在物质
匮乏、缺衣少食的小山村里，母亲不
羡慕家境好的邻居吃穿无忧，只羡
慕别人的孩子会读书。

那时，父亲远在广州军区某部
当兵。有一次，母亲带着妹妹到父亲
部队探亲，把大姐委托给外婆照管，
希望跟大姐年纪差不多的小舅舅和
小姨辅导大姐的作业。没想到回来
以后，发现大姐一百以内的加减法
都不会做。母亲就埋怨小舅舅和小
姨没有辅导好大姐的学习，并跟父
亲说：“孩子们的教育是一件大事，
我不能耽误孩子们的前途。以后，我
没有重要的事情，就不到部队来
了。”从此，母亲一边做田里的农活，
一边亲自督促辅导我们的学习。还
有一次，大姐在坪里读课文《燕子飞
回来了》，里面有一个“燕”字，妹妹
就以为大姐在骂她，她就到母亲面
前告大姐的状。母亲对妹妹说，傻孩
子，大姐在读书呢，你也跟大姐一起
读书。妹妹等大姐帮母亲做事去了，
就对着一本捧倒的书咿咿呀呀地念
了起来。正在发育长身体的哥哥看
见别人家有鸡吃，有葡萄吃，有冰棒
吃，可怜巴巴地用手中的竹棍在邻
居的门窗上一路划过去。母亲总是
把哥哥拉回家里来，要我们读父亲
从部队里寄回来的唐诗宋词和四大
名著。母亲教育我们多读书，要我们
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上世纪80年代末，我高中毕业
没有考上大学。家里因为要送哥哥
读大学和妹妹读中专，而没有钱送
我和二姐读电大，我只好在家里待
业。父亲为了排遣我待业郁闷的心
情，要我帮他誊抄文章给报社投稿。
那个时候写文章是用复写纸垫着誊
抄，保留底稿做存根。写好以后在信
封上贴上八分钱的邮票投到邮筒
里。我誊抄父亲的稿件时，父亲告诉
我，中国汉字是方块字，做人就要像
这方块字一样顶天立地，堂堂正正。

我在父亲的指引下，慢慢迈进金碧
辉煌的文学殿堂。我悄悄瞒着父亲
给报社投稿，没想到，过不了多久，
报社给我发了那篇文章，还寄来了
十二元的稿费。我收到稿费的高兴
劲儿别提了。

自从我发表文章以后，父亲仍
然谆谆教导我，一个人不管做什么
事情，只要比自己强的人都可以当
自己的老师，就是别人对自己有意
见，也要向别人的长处优点学，这样
才能进步。父亲那个时候已经是省
作协会员了，但是他碰到比自己强
的晚辈、小辈，照样不耻下问，活到
老学到老。

有一年，全国进行第四次人口普
查，统计局负责这项工作。父亲帮我
报名考试，在这里做计算机录入员。
上岗前要培训，两个给我们培训的老
师一个姓左，一个姓廖。培训完以后
就要考试，标准是输入一万个数字，
差错只能在五个以下。那个时候条件
差，家里没有电脑键盘练习数字盲
打，只能用泡沫雕刻一个键盘模型练
习。有时候，我练习累了，只想休息一
段时间。这个时候，母亲怕我练不好，
考试不合格，总是催着我多练习。在
统计局机房里练习时，左老师和廖老
师总是循循善诱，我如沐春风。在刻
苦努力的练习下，我考试合格，顺利
上岗。正式上岗后，我每天以零差错
率保质保量地完成人口数据录入任
务，被评为国家级、省级、市级三级优
先录入员。这与母亲及两位培训老师
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写作是我最大的业余爱好，因
为工作忙的原因，我忍痛搁笔近三
十年。现在快退休了，我才重新拾起
笔来。有一次，我写的一篇文章还上
了国家级报刊，我特别高兴，父亲也
为我高兴。

东西南北春常在，唯有师恩留
心间。

（姜民，任职于娄底市公安局）

唯有师恩留心间
姜 民

◆六岭杂谈

一线天

传说是唐尧，又说是虞舜南巡，
到此，惊呼：“此山良也！”于是就有
了崀山。

总是青山葱郁，确是良山。又是
橙黄橘红，不愧良山。

济公和尚醉卧山顶，他朝山头
猛地一扇，山忽地裂开一线缝。铁拐
李更牛，他喝醉后，将酒葫芦往山顶
一撂，酒水顺势流下，竟将山体蚀成
一条槽。还有传说是，李逵登仙成道
后，他嫉妒崀山美誉，于是抡起板
斧，将山体“一分为二”，于是有了崀
山一线天，又名天一巷。小巷最窄处
0.3米，仅容一人侧身而过！

济公也好，铁拐李、李逵也罢，
都只是美丽的传说！一线天，是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

辣椒峰

太大了，这么大的一颗辣椒，要
多久才能啃完！

远远望去，这倒挂在天际足有
180米高的山体，确与辣椒有几分形
似。要是能抹上一层色彩，比如青
色、红色，那就更加神似。

邵阳人嗜辣成性。因此，辣椒峰
深深地扎在我心底，它是我永久供
奉的图腾。

骆驼山

这般能耐，成天不需吃、不要
喝，默默地负重前行。

如此伟大，终年不怕累、不嫌
苦，无私地勤勉劳作。

任劳任怨，吃苦耐劳，这就是骆
驼。甘于奉献，乐于劳作，这就是“骆
驼精神”。

崀山孕育着一群骆驼。
骆驼也就驮着崀山砥砺前行。

夫夷江

千百年来，夫夷江水总是这样，
一泻碧波，飘挂在崀山下，一头秀
发，飘忽在沃野中。她总是这样，安
静流淌，波澜不惊。她总是这样，轻
盈地载着一叶扁舟，伴随着艄公的
号子和瑶妹的歌声前行。

夫夷江，欢乐河。夫夷水，幸福源。

将军石

眼前这座山不是一尊石雕，而
是一介威武的将军。

风吹、雨打、雷轰、电击，他都岿
然不动。因为，他那厚实的铠甲保护
着75米高的躯体。

他为崀山尽责，他以他格外的
威严和强大的权势，守护着这座座
青山，料理好这潺潺绿水。他为夫夷
江尽忠，他笔直地挺立着站岗，庇佑
着水岸两边芸芸众生。

只可惜，狂风将老将军的军帽
吹到一公里外的夫夷江下流，撂在
江中的石盘上，至今也没能捡回去
戴在头上。

八角寨

我站在“岸边”，只见眼前这茫
茫“大海”里，一头头肥硕的“蓝鲸”
欢快地跃出水面，搅得这“海水”像
煮沸了一般翻腾。

倏然，清风徐来，顿时云消雾
灭，眼前浩渺的海水像被龙王爷一
口吸干一样，“蓝鲸”们个个原形毕
露。原来这头头硕大的“鲸灵”们就
是座座斋粑堆垒的山峰。

（卢学义，曾任邵阳日报社主任
记者）

崀 山 六 题
卢学义

渔港 刘玉松 摄

◆漫游湘西南


